口述人：范春燕（女，1939年出生，湖南省东安县大庙口镇黑漆村）
采访人：张苹（女，1977年出生，纪录片作者）
采访时间：2016年3月10日
采访地点：黑漆村范春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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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关键词：天天批斗，斗得该（要）死；男人被枪毙，老婆分给穷人；能逃跑的都逃跑了；房产金银装给国家。

采访笔记：

范春燕是我的母亲。1939年生人。2016年的2月到3月，我一共对母亲进行了四次采访：其中谈到母亲范家在土改中灭族之难、外公的存世之道、母亲的童年遭遇、大炼钢铁的钢厂生活、受父亲右派连累的农村生活、母亲的生育故事等。

对母亲整个人生故事的了解，是能够激发我对母亲的同情。同时，母亲是一个坚强和开朗的人，无论经历过什么，她总是能够找到生活之中的微小快乐，能在一堆杂草里寻觅一朵野花，并赞美一朵花的香气和颜色。对我而言，这样的人生态度，总是能够增加我面对生活的勇气，消解掉我虚无和悲观的态度。

母亲一落地，外婆就殁了，算命的人说这样的人命硬，克死了自己的母亲。外公是东安县城里的伪保长，出生这样的家庭。破落地主，从衡阳搬到新宁，从新宁搬到东安，田产换成了东安城里的旅店，从小就和长工一样做事，遭打。

这是2016年3月10日的采访。是母亲讲述她的家族是从湖南中部的衡阳搬迁到湖南南部的新宁县城，在土改中，留在衡阳和新宁县的族人遭受灭族之难，以及外公身为旧社会的伪保长身份，如何捐献家财，保住性命。

口述正文：

天天批斗，斗得该（要）死
（我家）他们都是大官你晓得吧，旧社会都是坐轿跨马的，女的坐轿，男的跨马。（他们）得罪哪个了？ （到土地改革），今日拿来斗，明日拿来斗，太过分了，那也拿来斗嘞，用棚帘卷起，用绳子套紧了，用辣椒水来熏噢，那也造孽呐。那又斗得该死噢。

男人被枪毙，老婆分给穷人
那不是杀的杀，枪的枪毙。那些穷人拿来杀了，我听说，哪个姑爷呐，杀了，把心脏挖了出来，他们穷人挖了出来，下酒吃嘎了。

（我家）大姑爷枪毙的，二姑爷枪毙的，三姑爷枪毙的，四姑爷枪毙的，满姑爷枪毙的（以上“姑爷”指姑父）。（男人被枪毙）以后，（姑姑们）被穷人们（分），你要个，他要，个嫁到其他地方，吃没得吃的，穿没得穿的，洗的脸帕跟抹布一样，脏的死。

能逃跑的都逃跑了
就剩了一些细伢子。嗯，细伢子不就逃得逃走了，有些冇逃走就冇逃走。那个叫黑头的（堂哥），吓了一跳，就这样逃走出去的。那你去寻得到？（如果）你自己服从领导，服从分配，好好改造，那不就要得了（就不受罪了）。

房产金银装给国家
啊，金银咧，金银啊。反正把那豆腐帕子装了一帕子，装给国家去了。（家里）留了五间屋。就是五间屋，外公和外婆住了一间，大舅爷住了一间，小舅爷住了一间，我住了一间， 那不就是这样做起，就这样了。

莫得（没有）了，彻底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一个住了一间屋在那里。那不就是一个床留了一床被褥，难道说还有几床？献给业务（公家）去了，业务抱了去了，开旅社去了。那个时候，你外公把这些都献了出去，一个月就留了十九块钱。

我十四五岁就出去做事
那一大家子人，吃什么？那不靠了我出去做事，挑砖呐，挑板子呐，挑红砖呐做那些。那时候出去做事，十五六岁，十四五岁就出去做事去嘞，十五六岁做大事嘞，反正到了工厂了。

（公家）今日派起你去装卸，火车到哪里，去卸石头，卸卵石，卸这些七搞八搞。那时候，吃国家粮食，是有组织的，居委会组织这些细伢子（小孩子）去做什么，大的伢子做什么，细（小）的伢子做什么，有把（让）你在家里吃闲饭？那没有。

二舅爷十六岁就到了大庙口林场开荒，有个钱？那时候开荒，只吃饭没有工资的。你晓得不？没得工资拿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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